
笔者近两年寓居在现属瓯海

区新桥街道的会昌湖畔，屋前东南

隔河是“龙舟公园”和龙舟训练基

地。白天依窗即见运动员们操楫

演练，节假日常举行激情的竞渡。

除了严寒的两个多月外，几乎经年

能看到、听到参加比赛的龙船和鼓

声，着实令人兴奋！前几周，笔者

又常从手机的视频中，见到瑞安划

龙船的热闹场面，怀旧之情油然而

生。日前便应瑞安数位青年朋友

之邀，去瑞安观赏数十只龙船齐集

的壮观场景。笔者当场不禁脱口

说：“温瑞两河名会昌，龙舟旗鼓

水花扬。”友人听了好奇地问：“瑞

安也有条河名叫会昌河？”答：“是

呀，这会昌湖就在你我眼前呢！”

于是，一问一答间，引出了下面对

瑞安会昌湖（古代“湖”“河”通用）

的介绍与议论。

瑞安会昌湖
在哪里？

这个问题，一百多年前，晚清

瑞安先达“二黄”之一的黄绍第

（1855-1914，字叔颂，号缦庵，光

绪十六年进士及第，累官至武昌盐

法道，瑞安务农支会副会长）撰写

的《议濬北湖启》一文中，对北湖

的源头、归宿，作了描述：北湖“发

源于集云山之麓，悬流翼注，洄洑

入城，而东达于会昌湖。”

先讲北湖，就是今人称的沙

河、愚溪、锦湖等河流的原址。它

的名字跟罗阳县的名字一样，十分

悠久。瑞安历代县、市志，介绍瑞

安始建县治时就说：罗阳县治于三

国吴赤乌二年（238）建在北湖鲁

岙。古代北湖湖面可能比现今的

沙河等河都要宽。黄氏写这个

《启》的目的是呼吁家乡当政官

员、父老子弟出钱出力疏浚北湖，

使之将集云山下来的像鸟羽翼上

并排的溪流清泉，通过北湖流注入

瑞安县城各条河道中去，起到排

污、输送清洁的食用水，及储水以

备消防之虞，最后使入城的水通到

东门外的会昌湖里去。

从当时的河道流向看来，瑞安

会昌湖即西接白岩桥出来的城内

之水，流经拱瑞山四周，再到莘

塍、塘下的东湖（因在瑞城之东，

名东湖，即今温瑞塘河南端一

段），可见东湖，即黄氏称之谓的

“会昌湖”。

温瑞两条会昌湖的
“姐妹”关系

从上节介绍看来，温州（即今

瓯海区）的会昌湖与瑞安的会昌

湖，一条在温瑞塘河之北端，一条

在南端，河水相通、相连，堪称姐

妹河。那么为什么称“会昌湖”

呢？先从温州会昌湖讲起。

据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四·会
昌湖》称：“唐会昌四年（844），韦庸

重开凿浚治，因以名。按：谢灵运

《于南山往北山湖中瞻眺》、又《石

壁精舍还湖中》，皆有诗（两诗题中

的湖，即指此湖的前身），则是湖，

汉、晋间已有。岁久吞食三溪，急

流壅塞，至唐，韦守特重凿而疏之

耳。分西湖、南湖，‘会昌’特总

名。”又据《温州市鹿城区地名志》

（1987年内部刊行版）《会昌湖》条

称：“⋯⋯源于三溪（瞿溪、雄溪、郭

溪）之水⋯⋯会昌湖河道主要分两

支，一支古称西湖，⋯⋯长10.7公

里，⋯⋯河面宽达50—150米，最

宽处230米，水深2—6米；另一支

称南湖⋯⋯会昌湖地质上为海迹

湖，经历代人工围垦开拓而成。”

以上资料显示：温、瑞两条会昌

湖，都是瓯越历代先民在沿海滩涂

淤积成陆后的沼泽地中自然泻河基

础上人工开凿、疏浚而成的。瑞安

飞云江河口南岸的万全垟和温州瓯

江河口南支出海口滩涂形成的上河

乡。都有一则几乎内容相同、个别

词语稍异的民谣：“沉落策洲洋，涨

起万全垟”和“沉落大洲洋，浮起上

河乡”。瑞安的“莘塍”含有荒草沼

泽地上、人工开凿成的河渠、道路的

聚落之意。至20世纪末还留传用

野生咸草编织家具的习俗。而瓯海

的新桥用草料编织草席、蒲鞋为副

业，一直留传着“新桥打席”的民

谚。这两处先民在秦汉时用“蹄

耕”（驱牛在水田里践踏杂草后）

“草稻共生”（撒播谷种与杂草一起

生长），到两晋时发展为“犁耕”和

“植秧”“耘田”，以至两宋后的“双

季稻”和“施人粪、畜禽粪肥”，推高

占城稻产量。会昌湖的开凿，又起

到农田排涝、灌溉、交通作用，给我

国东部沿海平原吴会（苏州）至闽

山（福建）的交通要津中段浙南温

瑞塘河补充水量，使之陆上交通

（海堤成大道）、水上交通（塘河航

运）兼具，促进商贸发展。会昌间，

温州知州韦庸倡修水利之举，一直

为百姓怀念。“韦公堤”被永载史

册。

黄绍第重提
瑞安会昌湖的用意

就在笔者与青年朋友提到瑞

安会昌湖时，有人提问：“过去从

未听到过瑞安东湖又有会昌湖的

别名，是否黄绍第弄错了？”笔者

以为：黄绍第弄错了的可能性甚

少，原因是：首先他是世居瑞城的

居民，对瑞安地理、历史应该不会

陌生。他一生治学严谨，不会无中

生有地给家乡河流随便“加”个名

字，也不可能把邻县永嘉的湖名之

冠，乱戴到家乡东湖头上。更何况

他曾以家乡瑞安的人文历史为素

材写过《瑞安百咏》（百首七绝加

上详细注解）。说明他对瑞安地

理、历史有过系统的考证。他的

《议濬北湖启》是篇倡议呼吁书，

希望家乡官员、父老、子弟出钱出

力为家乡河流的疏浚、生态环境改

善做好事。如凭空给河流生造一

个名字，岂不有碍这件善举？

“那么，会昌湖这个名字缘由

来自何处呢？”据笔者的孤陋寡

闻，至今确实没有看到相关史料，

不过就唐会昌间任温州长官韦庸

的重视民生、兴修水利的做派来

看，他既亲力亲为地倡凿十里温州

会昌湖，导上河乡三溪之水入温州

城，解决温城百姓的饮用水，引水

入永瑞塘河，方便交通、灌溉，而

收到成效。很有可能倡导本州属

县的官员同时疏浚河道，兴修水

利。瑞安东湖在会昌间也与温州

会昌湖一样有过重凿、疏浚之举，

也应是很自然的。此名虽属孤证，

后人姑且从之。

那么，瑞安百姓也像温州百姓

称会昌湖十里长堤为“韦公堤”、

称湖为会昌湖一样，也称东湖为会

昌湖，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后来，

时间久远，历代又有第二个、第三

个韦庸，继续其事，这个名字便淡

出人们记忆。而这位研究瑞安历

史的黄进士想到此事，而且希望眼

前的行政长官也像韦庸一样为民

造福，在“会昌湖”三字背后加上

一点暗示，未尝没有可能吧！

时间过了一千多年，温瑞塘河

南北两端的广阔姐妹会昌湖却成

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温瑞群众举办

传统端午划龙船的好场所，岂非幸

甚至哉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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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也有会昌湖
■宋维远

张棡的

﹃
朋友圈

﹄

■

郑明理

张棡 (1860年—1942年) ，字
震轩，号真侠，瑞安汀田人。他出
身书香门第，一生从教，著述等身，
著有《史读考异》《杜隐园诗存》《杜
隐园文稿》《张棡日记》等。
《张棡日记》是一部长达半个
世纪的日记巨著。它起自清光绪
十四年正月初一（1888年 2月 12
日），止于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初八
（1942 年 2月 22 日），前后达 55
年，总计270余万字。日记内容涵
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可窥
见这时期温州发生的许多重大事
件，也是其间社会面貌、民情风俗
的实录，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笔者翻阅张钧孙先生点校、

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卷本
《张棡日记》，参阅相关资料，发现
张棡的“朋友圈”非常庞大，交往内
容丰富多彩，现梳理他的部分“知
名朋友”。

经学大师孙诒让

孙诒让（1848年—1908年），字仲容，号

籀庼，瑞安人。晚清经学大师和著名教育

家。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

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

孙诒让虽年长张棡12岁，但对张棡的学

识非常赞赏，曾称赞张棡“史学渊博”“于唐宋

古文家法，亦极淹贯”。他们在推行新式教育

方面有很多共识，所以关系密切，无所不谈，

《张棡日记》记录了他们的交往。1895年农

历五月初八：“至孙宅访孙君仲容，茶话数

刻。仲容手送余所著《札迻》十二卷、《古籀拾

遗》四卷，共五册。”五月十三：“下午访孙仲容

先生谈数刻出。”1896年农历八月廿四：“早

晨去访孙君仲容，谈至午刻而回。”1900年农

历三月廿七：“早晨到孙宅访仲容先生，约共

谈至午刻返。”1901年农历三月十八：“午饭

后访仲容先生。因与先生晤谈于野航客厅，

询及北京议和及停试事。”

孙诒让多次邀请张棡到瑞安中学堂任

教，张棡均没有答应。1906年农历十二月廿

六，张棡写一封长信给孙公，一是担心不能胜

任瑞安中学教员一职：“弟一介村儒，谬荷垂

青，聘充中学讲席，南郭滥竽，有乖时望。”二

是提出创办初等小学的困难：“敝处初等小

学，本年系弟一人创办，粗立规模，并无的款，

若明岁糊口他方，此小学又无常年经费，则难

乎为继矣。”

不久，张棡终于答应到瑞安中学任教。

1907年正月十九：“八点钟检点行装、书籍，

九点钟乘庆良舟上城进中学堂”，担任西史、

地理二门功课教学，下半年又上国文课和修

身课。

在随后一年时间里，他们一起商议教学

之事。可惜第二年孙诒让就病逝了。

对于孙公的去世，张棡非常悲痛，他对孙

公的崇拜之情、感激之情、缅怀之情是真挚

的。1908年农历六月初一日记：“下午撰挽

孙籀庼先生楹联数对，并请刘君冠山斟酌。”

现摘录挽联两对：

“治经近世几专家，读周书斠补，研古籀

拾遗，绝作两无伦，即此先生名不朽；于公之

死知天意，挽杭甬路权，综括瓯学务，大端都

未了，宁惟吾党哭其私。”“广厦失依归，八百

孤寒齐堕泪；蒲轮空下召，三千曲礼孰修书？”

东南第一笔池志澂

池志澂(1854年—1937年)，字云珊，晚号

卧庐，瑞安人。曾随孙衣言(时任湖北藩司布

政使)做幕僚。

他精通中医，协助陈虬等人创办利济医

院，擅长治疗“伤寒”，名闻当地。

他幽默风趣，喜欢游历名山，创作了大量

诗词和对联。

他的书法被誉为“东南第一笔”，当时瑞

安有民谣：“革命要靠孙中山，看戏要听梅兰

芳，写字要请池云珊。”

张棡与池志澂都活了八十多岁，他们交

往长久，友谊深厚，《张棡日记》记录了他们的

来往。1913年农历十月廿七：“早饭后即出

访池云珊先生，因与坐谈南门堂林姓纠葛

事。”1917年农历七月初四：“云珊先生言陈

介石本无大病，以服地太多，遂至气闷，病剧

不救。”1926年正月二十：“赴瑞听池云老谈

昔年老讼师张墨之刀笔。”

在老友七十诞辰来临之前，张棡已经备

好寿礼。1923年农历四月十三日记：“月之

十八为老友池云珊先生七十诞辰，敬奉屏仪

一圆为寿，兼撰小诗四律以祝。”下面选“小

诗”两首：

“老来知己怅无多，却喜先生德养和。朋

辈咸推翁矍铄，古稀未觉态婆娑。布衣道谢

清流党，市隐庐称安乐窝。况是灵兰窥秘钥，

活人方不让东坡。”“少蒙青睐到城东，落落苔

岑臭味同。共有襟期鞭走马，居然爪迹判飞

鸿。卌年倦翮都栖隐，两鬓相看各老翁。厚

谊先施何以报，雄文只合壁纱笼。”

张棡特别赞赏池志澂对联的水平，1926

年农历二月十八日记：“与友人席间诵池云老

平日所撰挽亲友之联，皆丰姿旖旎，巧不伤

雅，洵斫轮老手也。记其挽夏君耀西联尤佳：

西泠放棹，杨柳六桥，茶榻忆前缘，流水浮鸥

同作客；北海开樽，琵琶一曲，梨园谈往事，平

沙落雁想余音。”

对于池志澂的去世，张棡颇感无奈，1937

年农历十二月初九日记：“据说池云珊老友于

昨下午五点钟逝世，平生知交又弱一个，曷胜

叹惋。”他俩的友情由此可见一斑！

史学巨子陈黻宸

陈黻宸（1859年—1917年），字介石，瑞

安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和

史学家，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

陈虬、宋恕是名重清末民初学术界的“东瓯

三先生”。

陈黻宸45岁考中进士，曾任杭州养正书

塾教习、京师编译局总纂、两广方言学堂监

督、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浙江省谘议局

正议长、浙江省民政长等。1913年当选为众

议院议员。后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马

叙伦、许德珩、冯友兰等著名学者出其门下。

陈黻宸年长张棡 1岁，两人交往密切，

《张棡日记》多处记载。1895年农历五月十

三：“下午往访陈君介石，与纵谈时事。”1908

年农历七月廿九：“十点钟，陈介石先生来

访，畅谈广东方言学堂诸事。”1916年农历十

二月初三：“下午温州趁小轮归家。于官舱

中遇陈介石先生，自京师大学堂销假回里，

久阔初逢，为之快然，乃共坐叙阔，并问时局

一切。”

1917年夏，在北京的陈黻宸闻讯弟弟陈侠

生病，日夜兼程赶回老家看望。7月7日，45岁

的陈侠病逝，陈黻宸因悲恸转为重病，7月31

日，在瑞安病逝，享年59岁。很多社会名流闻

知痛惜，赶赴瑞安奔丧或送来挽联深切哀悼。

张棡非常伤感，1917年农历七月初十（8

月 27日）日记：“晨起拟挽友人陈介石先生

联：经济同甫，学行仲弓，广交豪俊若元方，教

育英材似文节，君子具三乐之全，福大如公，

足使寒儒齐吐气；时局沧桑，世途荆棘，国粹

摧残于豺虎，党争祸起夫龙蛇，变局乃千秋未

有，生何足恋，忍为老友赋招魂。”对好朋友陈

黻宸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

陈黻宸的葬礼是4年后与他父亲、弟弟陈

侠的葬礼一起举行的，张棡1921年农历七月廿

五的日记有记载：“晨六点钟乘阿良船赴城，为

陈介石先生送葬。八点半钟陈宅已发丧，盖葬

者为介石之父及介石、醉石两昆仲。是日葬仪

极盛，执绋者各学堂生及诸戚友，几达千人。”

陈黻宸的父母均长寿，父亲94岁去世，

母亲活到102岁，张棡均送了挽联。

浙南教育家刘绍宽

刘绍宽(1867年—1942年)，字次饶，号厚

庄，浙南著名的教育家、经史学家，温州现代

教育和地方文化事业的先贤。

刘绍宽协助孙诒让创办温州师范学堂，

为温府各县培养了大批教学骨干，与孙诒让

一起锐意筹划，使温州、处州两地学校数目剧

增至 300余所。他两度主持温州府学堂校

务，长达七年之久。

《刘绍宽日记》与《张棡日记》一样，始于

1888年，止于1942年，这部100万字的文献

记载着温州半个多世纪变幻的风云。

张棡与刘绍宽二人与孙诒让先生交往密

切，后来又同在温州中学同事多年，所以友情

深厚，平日也常有书信往来。

《张棡日记》1927 年农历十一月十四：

“平阳刘次饶遣人送函来借移录孙太仆评点

《陈止斋先生文集》八册⋯⋯予因作字复刘

君，并将《止斋集》交来人手去。”1929年农历

十月十五：“午后三点钟从邮局接到平阳刘次

老函并寿诗数首。”1930年农历闰六月二十：

“匆匆写函寄次老求其撰七十寿文。”

《刘绍宽日记》中也多次提及张棡，如

1937年5月7日日记：“瑞安张震轩今年七十

七，尚往游南京，可谓健羡矣。”1940年 2月

10日日记：“张震轩先生今年八十一，重游泮

水，于本月初八日开贺，有诗来，拟和之。”2月

13日日记：“和张震轩《重游泮水》七律二首，

请倪锡侯为书之，交邮寄去。”

张棡对刘绍宽的学识非常钦佩，曾写过

这样的诗句：“大刘经术汉更生，小刘诗笔唐

长卿。”这里的“大刘”即刘绍宽，“小刘”即刘

景晨（著名民主人士、书画家），他们相差14

岁，有很深的交谊。“更生”，指西汉经学家刘

向，原名更生，他们都姓刘，作者把刘绍宽比

作刘向，而把刘景晨比作唐代著名诗人刘长

卿，这是诗家常用的“切姓”修辞法。

散文大家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948年），字佩弦。原

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东海县，后随父定居扬

州。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1923年2月至1924年1月，朱自清由北

大同学、瑞安人周予同介绍，到浙江省立第十

中学（今温州中学前身）执教国文。

当时同执教席的张棡在学校结识了许多

进步青年教师，与他们关系密切，常有诗唱

和。1923年农历四月初二的日记：“晨起啜

粥，读《孔顨轩骈文》，在校无事，撰赠国文教员

朱佩弦、杜天縻两同事诗各一章。”其中写给朱

自清的诗：“有道真欣德不孤，照人丰采小长

芦。语翻科臼宋儒录，理证禅灯古佛图。罗列

典坟征十事，安排笔砚陋三都。名山著述吾衰

矣，鹿洞从君学步趋。”赞赏朱自清的国文课教

学“君年少老成，大有君家紫阳先生气象”。

朱自清收到赠诗后次韵七律一首回赠：“落

拓江湖意气孤，敢将心事托菰芦。逢君悦见百

间屋，入洛追怀九老图。燕国文章惊一代，草堂

风韵照东都。从今大道凭宗匠，勿向时人问指

趋。”诗中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无奈之情。

张棡收到朱自清和作后，再叠韵相答：

“棘地荆天吾道孤，鸿飞冥冥智衔芦。欣联砚

北知心侣，合写瓯东课士图。投我琼瑶皆雅

什，裁成桃李说玄都。卮言日出儒为戏，先觉

知君不谈趋。”

朱自清在温州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却

为温州留下了珍贵的文化瑰宝：一是他为温州

中学撰写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锺灵毓

秀，桃李惠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

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

学艺攸同。”二是创作包括描写仙岩梅雨潭的名

篇《绿》在内的四篇散文《温州的踪迹》。

词学大师夏承焘

张棡在温中、温师和瓯海公学教过的学生

数不胜数，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词学大师夏承

焘、戏曲学家王季思、微生物学奠基人洪式闾、

数学家李锐夫等，他们常有诗词、书信联系。

夏承焘（1900年—1986年），字瞿禅，温

州人。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

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胡乔木曾经多次赞

誉夏承焘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

王季思在回忆夏承焘的文章《一代词宗今

往矣》中写到“瞿禅（夏承焘）在师范学校读书

时，就以词笔见赏于瑞安张震轩先生。”讲的就

是夏承焘曾写过一阕《如梦令》，一句“鹦鹉，鹦

鹉，知否梦中言语”，受到国文老师张棡的赞许，

在句旁加了密密的朱圈。可见当年夏承焘诗词

方面的成就已经受到张棡先生的赏识。

1918年张棡在夏承焘师范毕业纪念册上

题赠一首七律：“诗亡迹熄道沦胥，风雅欣君

独起予。一发千钧维教育，三年同调乐相

于。空疏未许嗤欧九，奔竞由来笑子虚。听

尔夏声知必大，忍弹剑侠赋归与。”既有对学

生的赞赏，又寄予厚望。

夏承焘后来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说：

“余学字学词，皆张师启之。”短短十字表达了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学生对教师的景仰之情。

夏承焘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感谢老师在

学业上的引领，1940年张棡八十岁时，弟子夏

承焘填了《临江仙》词一首奉祝震轩夫子大人

八秩大庆：“四海一师今八十，苍颜梦里依

然。几人清福到华颠。横流吟烛外，孤兴野

鸥前。贱子北堂劳怅望，何时风引归船。但

求亲寿似师年。不须丹九转，会见海三田。”

受张棡影响，夏承焘也写了一辈子日

记。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被作家施蛰存

称为“半部当代词史”。

张棡日记中出现“夏瞿禅”的有 35条，

夏承焘日记中出现“张震轩”的有75条，可

见师生情谊之深！


